第八章  地下工作

第一节  创建“中信”

1946年5月，毛啸岑从重庆回到上海，住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20号，这是徐明诚的住所。

毛啸岑一回上海就找到王绍鏊，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自此他又开始在王绍鏊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具体联系人是徐明诚。当时，徐明诚已打入国民党政府国际问题研究所，二人住在一起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上海共产党组织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创办自己的银行，一则可以为党筹集活动经费，二则以此来团结一批中小银行、钱庄中的上层人物，以便将来公开政治活动中有人出来讲话。办银行需要一个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王绍鏊想到了毛啸岑。

二、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王绍鏊找到毛啸岑，他要毛啸岑去华懋饭店（即今和平饭店）与一位同志接头。在饭店咖啡室里，毛啸岑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咖啡杯，望着门外。不一会，进来一个人，上前问毛啸岑：“王先生好吗？”毛啸岑立即回答：“很好。”

暗号对上了，来人坐下来，对毛啸岑说：“根据当前形势，你不要搞保险了，改做银行。”毛啸岑说：“我办银行是个外行，又没有资本。”来人说：“这有办法，关键看你干不干。”毛啸岑回答：“既然这样，再困难也干。”“那好，”来人停顿了一下说：“明天还在这里，我介绍个朋友与你细谈。我们见面时，你叫我老徐就行。”说着那人扫视了一下左右站起身来走了。

毛啸岑送走了来人，感到一股热血在往上涌。他将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接受一项新的任务，这对自己是个考验。他看老徐，这么果断、沉着，是个搞地下工作的好手，自己还得很好地向人家学习。以后，毛啸岑才知道这老徐叫徐雪寒。潘汉年担任华中局部长时，徐雪寒是主要助手。1944年开始，他根据党的需要专职从事财贸工作。

第二天，徐雪寒带了一人来到华懋饭店咖啡室与毛啸岑相见。徐雪寒介绍说：“他叫叶景灏，宁波人，以后是你的搭档。”寒喧了几句以后，徐雪寒先行离开了。

叶景灏是中共地下党员，最早是上海绸业银行职员，敌伪时期在张良栋的棉业银行做事，抗战胜利后棉业银行休业清理，他协助做清理工作，对银行业务比较在行，党组织就把办银行的任务交给了他。

叶景灏对毛啸岑说：“老徐想搞一家银行，但现在政府不发银行新执照，如果顶买一家银行、钱庄执照，要二、三百根大条黄金，那太不上算。现在已找到一家敌伪时期已经停业的信托公司，想借这家公司的名义来运作。”

“什么公司？地址在哪里？”毛啸岑问道。

“叫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地址在国际饭店附近。”

毛啸岑说知道这家公司，叶景灏很高兴地说：“这家公司清理已经完毕，仅在中国银行往来户上还有几元钱未结清。我想以此作为向政府申请复业的理由，推托说，不愿在敌伪统治下营业而暂停业，清理尚未完毕。”

毛啸岑仔细地听完叶景灏的介绍后，就问起了以后的操作步骤。

叶景灏说，已和这家公司负责人沈孝明、赵新民谈妥，由我们去向政府申请复业。事成以后，作价140两黄金，不付现款，转作资本。他们没有人进来工作，只安排董事、监事各一人。

毛啸岑觉得这很上算，可以试试，就是资本问题怎么办。

叶景灏说：“老徐叫我们尽力招股。股本三亿元，不足之数由老徐负责筹集。”停顿了一下又说：“现在财政部是要贿赂的，而且胃口很大。这种冤枉钱我们不能化，只有走门路去活动。你在南京方面有熟人，想由你出面去办。”

一个重组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的计划在叶景灏和毛啸岑的谈话中已经形成，毛啸岑与叶景灏的合作也从这天开始了。后来又经过几次商谈，两人的意见达成了统一，就开始了行动。

毛啸岑根据叶景灏的安排，用发国难财的姿态作掩护在社会上活动。他通过关系，了解了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的状况，摸到了恢复营业的门路就去找叶景灏汇报。

叶景灏十分满意毛啸岑的工作，他告诉毛啸岑，老徐传达上级指示，信用信托公司成立后，由毛啸岑担任总经理负责对外，叶景灏担任副总经理负责内部管理。

对此，毛啸岑没有思想准备，说：“一个对银行情况全部外行的人，怎么好做总经理？”

叶景灏说：“做总经理不一定要内行，只要有手面，对外‘兜得转’，拉得进存款，在同行中拆借得进款子就行。这点是你的长处，对你的工作，我们是有信心的。”

共产党组织的信任，给毛啸岑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胆略。他表示一定不辜负期望，把工作做好。

8、9月间，毛啸岑带着使命到了南京。尽管当时天气酷热，但他全然不顾。
毛啸岑首先找到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的主任秘书仲肇湘。仲肇湘是吴江盛泽镇仲少梅的大儿子，毛啸岑的亲戚。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是陈果夫，仲肇湘是陈果夫的亲信。

毛啸岑向仲肇湘谈了要重组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的想法。他说，他想在金融业干一番事业。对这，仲肇湘很赞成，并介绍他去找陆荣光。当时陆荣光已脱离交通部，在筹备中央合作金库。

陆荣光热情的接待了毛啸岑。寒喧一阵后，毛啸岑说明了来意，要他设法打通关节，帮助中级信用信托公司领取执照。

一说到领执照的问题，陆荣光却面有难色。他说：“发银行执照由财政部钱币司主管，该司司长戴铭礼我不熟悉。”他建议毛啸岑去找政府主计长陈其采，用“大帽子”压压，或许可以卖卖面子，这方面他可以帮忙。

毛啸岑回到上海将情况向叶景灏作了汇报后，决定走陈其采这条门路。过了两天，毛啸岑与叶景灏一起到了南京，住在城中心的安乐酒家。

毛啸岑又去找陆荣光，陆荣光告诉毛啸岑，陈其采这两天正生病在家。毛啸岑与叶景灏商量后，买了两瓶外国酒和一些水果，由陆荣光陪着去了陈其采的家。

到了陈家，陈其采正在休息，但还是接待了他们。陆荣光向陈其采介绍说：“啸岑是我同乡好友，原在招商局会计室工作，是主计系统中人，也是主计长的部下。他现在和这位叶先生一起想搞银行，有家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啸岑也是股东，因不愿在敌伪时期营业而休业。现在想复业，请主计长同财政部钱币司打个招呼。”陈其采听了陆荣光的介绍，碍于情面，答应写一封信给戴铭礼。

第二天，毛啸岑拿着陈其采的信来到财政部钱币司，求见戴铭礼。等了许久，出来的不是戴铭礼，而是帮办薛溱舲。正巧薛溱舲是毛啸岑的师范同学，一见面，薛溱舲说：“戴司长正忙于公务，脱不开身。”毛啸岑知道戴铭礼有意不见，但也无奈，只得对薛溱舲说：“我想恢复中级信用信托公司，申请办执照，有陈主计长的信函在此，请老同学帮忙周旋。”说着，递上了陈其采给戴铭礼的信。薛溱舲接过信说：“这事难度极大，我帮你转告戴司长，有结果我会通知你的。”
过了两天，薛溱舲来找毛啸岑。毛啸岑心中一喜，以为事情得到了解决。却不料薛溱舲说不能直接办执照，那家信托公司不是做工商业的，是专做500元以下的小额信用放款的。要恢复营业必须由上海市社会局出具证明，证明中级信用信托公司复业以后对上海市民福利有作用。

一瓢冷水浇到了毛啸岑的头上。

在旅馆里，毛啸岑与叶景灏苦思冥想研究对策。毛啸岑感到，戴铭礼完全是推托之辞。并且，要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出证明极其困难。毛啸岑原与吴开先相识，1927年大革命时期，毛啸岑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秘书长，吴开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事务员，两人有过交往。后来吴开先跟了蒋介石，毛啸岑就与他断了往来，现在要找上门去，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但是，逼走华容道，只得试上一试。叶景灏同意了毛啸岑的想法，先会会吴开先再作打算。

过几天毛啸岑又约薛溱舲、仲肇湘、陆荣光在馆子里吃早点，请他们帮助想办法。商量结果，还是请陆荣光找陈其采，由陈其采写信给吴开先。
毛啸岑与叶景灏带着陈其采的信回到上海，就到上海社会局去见吴开先。吴开先是见到了，但他一口拒绝开证明。恢复重组信托公司的事一时无从着手，毛啸岑心急如焚。

夜深了，毛啸岑怎么也不能入睡，从哪里寻找到打通吴开先的门路呢？没有这证明，以后的事是泡影。他想着想着，想到了一条门路。柳亚子的姨妹郑光颍与吴开先的老婆是同学，而且吴开先又是惧内的。这条路不妨走走。
毛啸岑眼前一亮，抱着一线希望去找郑光颍，郑光颍答应去试试。郑光颍找到吴开先的老婆，经过几番努力，事情才有了转机。
一个星期以后，合众保险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薛元龙来信，叫毛啸岑去南京面谈。薛元龙是薛溱舲无锡师范实验小学的同事，他来信，一定是关于“中信”的事。毛啸岑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南京，一见面，薛元龙就说，上海社会局的证明已经寄来，“中信”重新开业有望了。当夜，毛啸岑赶回上海，翌日向叶景灏作了汇报。
过了几天，毛啸岑与叶景灏、朱建候三人同去南京打探恢复“中信”的事，仍住在安乐酒店。为了谈话方便，叶景灏与朱建候住一间房间，毛啸岑单住一间。

毛啸岑晤见了薛溱舲，薛告诉他，公文已批下来，要派员查帐后决定。
查帐是官样文章，复业已有希望。毛啸岑这才松了一口气。

